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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以前，野生的

蜜蜂种群数量非常

庞大，野生土蜂蜜

很常见。在农村，

可以经常看见以卖

野蜂蜜赚钱养家糊

口的人。因采集非

常危险，所以野蜂

蜜产量极低，卖价

较高。野蜂蜜看上

去一般是金黄色或

黑色，前人常用其

做药材，广泛用于

治疗口腔溃疡、烧

伤、咳嗽久治不愈

等疾病。

卖 野 蜂 蜜
唐文林 王艳萍

隆回高平，是一座古韵流淌的小镇。

漫步高平街巷，老式民居与现代小洋楼错

落交织，似在低吟往昔的悠悠往事。街头

巷尾，烟火升腾，邻里寒暄、商贩叫卖、孩

童嬉闹，声声交织，谱出一曲平凡人间的

温暖旋律。在这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小镇，

隐匿着一道令人馋涎欲滴、回味无尽的珍

馐——高平三合汤。它仿若璞玉天成，于

烟火人间散发璀璨光芒，以最本真的滋

味，征服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关于高平三合汤的来历，有一段动人

的故事。时任高平县令的文斤，一日在乡

间巡查，偶然望见农户家中黄牛膘肥体

壮，当下心念一动：牛肉质地紧实、营养颇

丰，若精心搭配，定能烹制出一道佳肴。目

光流转间，又瞥见山间野生的山胡椒。其

籽成熟晒干后，气味独特，去腥祛寒之效

卓然，若融入汤中，说不定能碰撞出惊艳

味蕾的火花。文斤回至县衙，即刻唤来家

中厨子，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

美食探索之旅。他们精挑细选上等黄牛

肉，切成薄如蝉翼的片状，放入锅中慢火炖

煮。刹那间，牛肉的鲜香仿若一群脱缰的野

马，随着腾腾热气飘散四溢，引得文斤食指

大动。紧接着，将山胡椒籽碾碎入锅。瞬间，

一股浓烈而独特的香气弥漫厨房，初闻辛

辣刺鼻，细品却透着清新之感，巧妙化解

牛肉腥味，为汤添一抹幽秘韵味。

文斤并未满足，继续探寻食材的完美

组合。机缘巧合下，加入牛血与百叶软肚，

刹那间，汤品仿若被注入灵魂，瞬间升华。

三者于锅中翻滚共舞、相互交融，不多时，

一碗热气腾腾、红若晚霞的汤品惊艳亮

相。轻尝一口，舌尖好像开启一场奇幻之

旅，踏入了一个神秘美味的新世界。

下属们听闻县令创出新菜品，纷纷怀

着好奇与期待前来品鉴。开始，众人对山

胡椒独特味道略感陌生，仿佛初见一位蒙

着面纱的异域佳人。可多尝几口后，便被

这别具一格的风味深深吸引，仿佛发现了

一片新大陆，赞不绝口。这道三合汤在高

平地区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家家户户餐桌

上备受青睐、不可或缺的常客。

制作三合汤，食材甄选乃关键一步。

黄牛里脊软肉，需挑选鲜嫩多汁、纹理细

腻者，其蕴含醇厚肉香；百叶软肚当选色

泽鲜亮、质地脆嫩的，其独特蜂窝纹理能

充分吸纳汤汁，咀嚼时迸发爽脆口感；牛

血必求新鲜，暗红嫩滑，是汤之灵魂精髓。

食材备好，先将牛肉洗净，切成薄片或丝

状，置于碗中，佐以适量盐、料酒、生抽，轻

轻抓匀，腌制片刻，令调料丝丝入扣、去腥

增香。同时，百叶软肚洗净切丝，以少许盐

与白醋揉搓，再用清水漂洗干净，这般既能

除杂质异味，又可使其愈发脆嫩。牛血则

需小心切块，浸入清水中，以防凝固结块。

继而，热锅凉油，待油微微冒烟，投入

葱姜蒜末爆香。随后，迅速倒入腌制好的

牛肉，快速翻炒至变色。紧接着，加入百叶

软肚继续翻炒。炒至七八成熟，倾入足量

山泉水，转大火烧沸，再轻柔放入浸泡好

的牛血。待牛血定型，锅中汤汁翻滚，加入

适量盐、胡椒粉调味，滴入几滴土产山胡

椒油。炖煮须臾，放入泡发好的手工粉条。

最后，撒上一把红椒芫荽点缀，既添色彩，

又融别样清新，一道热气腾腾的高平三合

汤大功告成。

于高平人而言，三合汤不只是美食，

更是情感寄托、乡愁具象。

晨曦微露，街边早餐摊炉火正旺，大

锅里三合汤热气翻滚，迎接奔波的人们。

上班族匆匆落座，一碗热汤下肚，驱散清

晨寒意，为新一天注入能量；老人踱步而

来，悠然品味，似乎回溯往昔，每一口都是

对旧时光的缅怀。

未来日子里，愿高平三合汤带着烟火

温度，续写美食传奇新篇章。

（湘男，隆回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高平三合汤
湘男

“老师，有人应聘了，条件是支付

一元辛苦费。”星期五，班长跑来告诉

我。应聘者是班上的林同学、王同学

两位男生，任务是放学后把班上积攒

的废纸卖掉用作班费。

回想起这两位男生平时的表现，

我心里打鼓，他俩靠谱吗？转念一想，

既然这样主动，不妨让他们试试。放

学铃声响起，他们就正式上岗了。教

室门口，林同学将扎得严严实实的麻

袋一甩，刚一上肩就打了个趔趄。“行

吗？”我的心也跟着一颤。“行，必须

行，老师，你放心。”王同学往上抖了

抖袋子。刚出教学楼，他俩的额头开

始冒汗，看来这袋子的分量不轻。

通往校门的林荫大道上，我担心

地说：“要不还是找人上门来收？”“老

师，为了班费，也为了辛苦费，我们保

证完成任务。”王同学打着哈哈，坚定

地答道。“那好，到家一定给我发信息

报平安。”校门外，我再三叮嘱。

半小时、一小时……手机翻看好

几遍，一直没有消息。我正准备联系家

长，微信提示音响起。王同学发来一段

视频，画面里，两双白色运动鞋粘着厚

厚的泥块，泥点在白色鞋面上绽开。

“这是怎么了？”我赶忙回复。界

面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过了一

会儿，屏幕上显示“老师，我们已平安

到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在任

务顺利完成，我也松了一口气。

周一归校，我刚走进办公室，他

俩就找到我。林同学从口袋里掏出

钱，一张五元、四张一元和两张五角

的，放在我桌上，说：“老师，你答应给

我俩一人一元的辛苦费，我们决定不

要了。”“为什么不要呢？”我问道。“老

师，我们原本以为能卖几十块呢！谁

知道就只收四毛钱一斤。”他答。

王同学对卖废纸的事，娓娓道

来：“那天，我选好的废品站关门了，

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为了不耽误

回家，我们走小路，路面很滑，有几次

差点摔倒。原来赚钱真的不容易，我

还是要好好读书。”此刻，我终于明白

他们那天为何那样狼狈。

林同学补充说：“老师，我们决定

不要辛苦费了，钱本来就不多，还是

全部用作班费吧！”我被这两个孩子

感动了。他们都是单亲家庭孩子，平

日里很是调皮，家长对他们几乎失去

信心。接着，我在班上分享了这两位

男生主动卖废纸的事，全班同学对他

俩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我还是兑

现了他们提出的条件，私人给了这两

位男生每人一元辛苦费。

之后，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运

动会等集体活动，我都鼓励他们积极

参加。渐渐地，他们在课堂上能做到

认真听讲，很少出现违纪情况了。

由此，我意识到，乖巧听话、成绩

优异的学生固然值得称赞，而那些行

为习惯较差、成绩不好的学生，只要

老师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给予他

们足够的信任和表现的机会，他们同

样会带来惊喜。

（欧阳蓓，任职于武冈市实验中学）

一元辛苦费
欧阳蓓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好友邓湘

子对我老家进行过精彩的描述：“他

的家在雪峰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

里。那是一座盖着黑瓦的金黄色木

屋，门前层层叠叠着一垄稻田，蛙鼓

阵阵，稻花飘落，谷粒金黄。屋后满

山坡凤尾森森的南竹，山风吹起层

层绿波，吹来鸟雀的歌唱。”

因为偏远，老家世外桃源般的

景色至今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山还

是那些山。凤尾森森的竹子依然如

故。只是那些木屋随着岁月的流逝

显得落寞孤寂。

但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一道

更重要的风景。我是在外婆的歌谣

里长大的。我没见过奶奶，爷爷在我

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事起外

婆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也记得

小时候屋顶上的月亮星星总是很明

亮。吃过晚饭，外婆便坐在禾场上的

竹椅里，我就伏在她的身边，听她讲

天上的嫦娥地上的城隍，听她咿咿

呀呀唱歌。萤火虫在空中飞来飞去，

她就唱：“萤火虫，夜夜光。借你的

米，还你的糠。借你的马，犁大丘。借

你的牛，上贵州……”看见天上的月

亮，她这样拉着我的手唱：“大月亮，

小月亮。哥哥起来做木匠。嫂嫂起来

纳鞋底。妹妹起来舂糯米，舂得喷喷

香……”外婆大字不识，还裹着一双

小脚。她洗脚的时候，我经常去摸她

像粽子一样的小脚。裹脚和不识字，

眼睛也不好，但这些都不妨碍她清

亮的嗓音和超强的记忆力。她能把

树上的鸟雀唱下来。有时，我也会挣

脱外婆的手，对着禾场外的青草丛

拉尿。外婆望着天上的月亮边拍手

边唱：“月光菩萨莫见怪，崽崽在种

菜，收了菜送你一筛……”

外婆肚子里不仅歌谣多，故事

也多。她讲兄弟俩造天地的故事：

“以前没有天，也没有地。天和地是

两兄弟造的。老大造天，老弟造地。

造呀造，造了九九八十一天，天地

终 于 造 好 了 。两 兄 弟 选 了 个 好 日

子，要把天地合起来。这个时候才

发现老弟把地造得太宽了。后来老

弟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多余的地方

拱起来。这样，天地就合得起来了。

天地合是合起来了，拱起来的地方

变成了山。”

天空、大地、群山、河流……在

这广袤的天地间，赤条条的我已经

身陷外婆美妙动听的歌谣不能自

拔。外婆的歌谣里有我着迷的另一

个世界。

到山外读书的时候，我更是对

图书馆那些堆积如山的图书倍感兴

趣。经常逃课在阅览室的书海里一

待就是大半天。从山外读完高中回

到村里，我悄悄带回一个巨大的梦

想——把外婆的那些歌谣故事和生

养我的那方山水变成文字里的世

界。那时八十高龄的外婆已经去世

了。我迅速地融入到山村的生活里

去。在季节里耕耘责任田，管理自留

山的竹木。去山里抬木，在竹林里挖

笋，去溪河里打鱼，收获屡屡让村里

人羡慕。为了丰富经历，我在乡中学

做过两年代课教师。后来，还到长

沙、珠海等地报社做过编辑记者。再

后来，又毅然回到了老家。白天在山

上或田里忙碌，夜晚在风声和虫吟

里书写文字。由于有了诸多经历和

人生体验，有过对家乡的想念和回

望，笔底的山乡和各色人物，不同寻

常地更为灵动起来。在静夜里写下

的文字，随即被扑窗而来的山风吟

唱 ，成 为 山 野 清 晨 露 珠 般 的 歌 谣

——那是我的童年生活，身边的生

态。她们像是山林里的野果，有着大

山、森林和河流的野性，有着阳光、

风雨和大地的气息。如同我一样，文

字里的主人公在秀美野性的大自然

背景之中凸现出坚强执着的性格和

旺盛的血气。

因了不懈的追求，我梦想的种

子，如同我种植的水稻和果树一样，

渐次开花结果——每到夜深人静

时，那一行行文字化作了一缕缕心

香，告慰外婆的在天之灵。

（陶永喜，绥宁人，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在外婆的歌谣里长大
陶永喜

阳春三月，我随新邵县作协前

往新邵苗圃基地采风。刚到基地大

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参天的古樟

树。触景生情，看到此树，我联想到

了故乡的枣树。它与父亲同岁，是祖

母生下父亲那年种下的。四年前父

亲走了，祖母悲痛欲绝，也欲轻生。

我声泪俱下哭诉：“奶奶，父亲走了，

我的天已塌了一半；你再弃我而去，

我的天就全塌了。”

现在想想，这话有点残忍，又极

度自私。往后三年，祖母就守着老屋

前的那棵枣树，每每我回乡探望，她

就会早早地坐在枣树下等我。要离别

时，祖母又会站在枣树下目送我远

去。好几次我爬过弯弯曲曲的盘山小

路，再回望时，祖母瘦小佝偻的身影

还在枣树下。每逢此刻，我都会鼻尖

一酸，强忍着热泪……我分明知道，

这也许就是我和祖母的永别，但我又

期盼着，下次她还能在枣树下等我。

前年春节，二叔乔迁进城。祖母

虽舍不得离开老屋，更舍不得老屋

前的枣树，但为了不扫儿孙的兴，她

只好在县城过年。那个春节，也是她

生前，最后一次儿孙满堂。在她强颜

欢笑的背后，我知道这种团聚，何尝

不是对她的又一次折磨。越到欢聚

时，她越容易想起我的父亲。为此，

我尽量扮演父亲在时的角色，把团

聚的气氛烘托得更浓烈一些。但我

知道，在祖母心中，父亲的位置谁也

取代不了。

春节过后，祖母不知为何连日

咳嗽。我好几次要送她去医院，她死

活不从，只是反复地说：“我也快九

十的人了，实在不行了，就送我回老

家！”后来听姑姑们说，她不想再去

医院那个伤心地。上次关于父亲的

“善意的谎言”已伤她太深，父亲早

已不在医院，还故意对她说只是在

治疗……

时间是治愈悲伤最好的良药，

如今我已渐渐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

影，祖母却又走了。

看到这古樟树，我仿佛又看到

了祖母。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

但她从不抱怨。祖父瘫痪在床十余

载，她每日细心照料毫无怨言。从我

知事起，从未见她与谁红过脸，在背

后说过别人闲话。靠着当年读女校

时学的一些知识，祖母肩负起了村

里“接生婆”的角色，在那个缺医少

药的年代，帮助下不少难产的妇女

闯过了“鬼门关”。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那个躲在

祖辈树荫下的孩子。唯有成长为像

祖辈一般的大树，方能润泽他人，奉

献一方。

（童中涵，任职于新邵县人民政府）

门 前 老 树
童中涵

◆岁月回眸

家 园 石爱萍 摄

◆故土珍藏

◆湖湘三百六十行


